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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奠定了中国恐龙研究的基础

尤海鲁

今年是古脊椎所成立８０周年大庆。８０年前的１９２９年对中国古生物学界来

说是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年初 （２月８日），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

和协和医学院步达生共同拟定了 《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组织章程》，

为３２岁的留德回国不久的杨钟健博士 （１８９７—１９７９）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科研

基地。按杨钟健的话说 “从此我之科学工作才迅速展开”，而且 “新生代研究

室成了地质调查所中最出风头的一部分”。这一年夏 （８月３１日），由孙云铸

和杨钟健在１９２７年德国一次地质旅行中酝酿发起的中国古生物学会在北京正

式宣告成立。这一年末 （１２月２日），新生代研究室的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完

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也是在这一年 （１１月１６日），在云南考查的地质调查

所的赵亚曾被土匪枪杀。

对中国恐龙研究来说，这一年也标志了它的开始。中国最早的两属恐龙是

这一年命名的，中国第一篇关于恐龙足迹的文章也是在这一年发表的；而且这

两篇文章涉及的人和事都与地质调查所和杨钟健有关。在随后的１９３２—１９３７

年间，杨钟健共以唯一作者发表与恐龙有关学术文章１０篇 （４篇记述新属、

种和标本，４篇综述性文章中涉及恐龙，另两篇介绍他人恐龙研究文章），约

占他同期发表学术文章总数的五分之一，并领导恐龙发掘两次 （山东蒙阴和

四川荣县）。可以说，通过杨钟健的工作，那时的中国恐龙研究已与国际接轨，

这也使杨钟健对随后而来的禄丰和其他地点发现的恐龙研究得心应手。过去 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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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年中国恐龙的研究至少有一半时间几乎是由杨钟健一人独撑。这里只是阅

读杨钟健的自传和几本游记，对其在最初 “黄金十年”中何以奠定中国恐龙

研究基础的一点笔记；或许对今日蓬勃发展的恐龙热有所助益。

杨钟健的成功可以说是与翁文灏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了。翁文灏 （１８８９—

１９７１）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 （１９１２，比

利时鲁汶大学）。他不但是位学者，也是位 “尽量为研究者谋利益”的管理人

员，解放前曾做过行政院长。丁文江曾说道 “我根本不相信世上有圣人。若是

有，你总要算一个！”。杨钟健也曾说 “翁先生与我一生生活最有关系，以至

会影响我的一生”。杨钟健在德国留学毕业前，翁文灏便来信约他到地质调查

所工作；杨钟健１９２８年刚回国就大病入院，翁文灏非常关心他的医疗费用；

１９２９年新生代研究室刚成立，杨钟健就被聘为副主任，时任所长的翁文灏对

杨钟健和室中的事 “相当放任”。杨钟健当时的月薪是２００元，其中８０元是翁

文灏介绍他在大学教书所得。杨钟健１９３０年结婚之前到所里借薪一月 “被当

面驳回”；后来，也是在翁文灏帮助下才予借支。翁文灏１９２６年在论及如何发

展中国科学时曾倡导一美国学者建议：“一曰，多设机关，多增设备，不如多

养成更能研究之人才；二曰，养成研究人才之法，在多设立研究奖励金及研究

教席；三曰，大宗研究经费之用途及各机关间之分配，应有至少五人以上最高

科学家或工程师组织之委员会就各机关研究计划审查辅助。”由他极力创办的

新生代研究室和培养的杨钟健可说是这一倡议的一个成功范例。

新生代研究室小而精，学术氛围宽松，研究经费充足，其成就是举世公认

的。其中从事古脊椎动物研究的主要是杨钟健，另有被聘为顾问的德日进。刘

东生２００３年为纪念德日进来华工作８０年时曾撰文 “东西科学文化碰撞的火

花”，称德日进为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一个联接东西方的

黄土—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一位属于那种人们称之为其思想超前于他生活时代４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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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与众不同的是，德日进的科学哲学思想，时至今日仍闪耀着智慧的光

芒，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座连接２０世纪和未来的宏伟桥梁。”杨钟健那时的学

术伴侣正是德日进这样一位高人，杨钟健那些年的野外工作也主要是与德日进

共同进行的，遍及半个中国。杨钟健曾回忆道：“他长我十八岁，当然为老前

辈，但他从来不以老前辈自居。我们一起工作将近十年之久，除极少几次摩擦

外，可以说相处无间。” “谈到我们在野外有关学术上的讨论，可以说，我之

获益，比在学校时多得多。他学识渊博，除古生物及地层外，于考古、人类、

地文、岩石等方面均较我为优。所以我随时随地可以得到他的指教。”中国第

一篇关于恐龙脚印的文章正是由德日进和杨钟健１９２９年合作发表，而所根据

的标本也是杨钟健和德日进于同年新生代研究室的第一次长途考察途中所发

现。

杨钟健真正第一篇关于恐龙的文章发表于１９３２年。研究的是鹦鹉嘴龙，

并命名了两个新种。标本由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丁道衡采自内蒙。在随后的

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７年，杨钟健又分别研究了同一考察中由袁复礼采自宁夏阿拉善

（现内蒙）的宁夏绘龙和新疆奇台的奇台天山龙。天山龙是杨钟健命名的第一

个恐龙属。虽然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并没有杨钟健所在的地质调查所的人员

参加，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创始之初却与瑞典很有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安

特生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１８７４—１９６０）这个人。１９１４年，长期担任乌普萨拉大学地

质系教授并兼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安特生被聘为当时北洋政府农商部

顾问，他协助培养了当时地质研究所的中国第一批地质学生，并第一个敏锐地

注意到了周口店的重要性。１９２０年安特生请乌普萨拉大学著名古生物学家

Ｗｉｍａｎ派人协助他在中国的发掘工作。这样，师丹斯基 （Ｚｄａｎｓｋｙ，１８９４—

１９８８）于１９２１年５月来到中国，持续了两年半的野外工作。不过，师丹斯基

对脊椎动物化石的兴趣似乎比对人类化石要高得多，他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呆 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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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口店，并且在周口店期间发现的两枚人类化石牙齿他也是在几年后才告知

安特生的 （一说为故意，另说为鉴定有难度）。但对中国恐龙研究而言，师丹

斯基却有特殊贡献。根据安特生和谭锡畴 １９２２年的考察线索，师丹斯基在

１９２３年对山东蒙阴和莱阳的恐龙化石进行了发掘。这也即是 Ｗｉｍａｎ１９２９年发

表在 《中国古生物志》上的中国最早的两属恐龙：师氏盘足龙和中国谭氏龙。

杨钟健１９２７年毕业后到乌普萨拉大学参观访问，见到过正在装架盘足龙的

Ｗｉｍａｎ和师丹斯基。

杨钟健的第一次恐龙发掘正是在山东蒙阴盘足龙的产地。这是在１９３４年

的秋与卞美年等同行。对此次采集标本的研究文章次年即发表。文中除对盘足

龙根据新材料做了补充记述外，还特别提到１９１３年采自同一地点的后被送到

地质调查所的三个背椎。杨钟健认为这三个背椎属盘足龙，并以图示之，指出

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恐龙。杨钟健的第二次恐龙发掘在四川的荣县，是在

１９３６年与美国古生物学家甘颇 （Ｃａｍｐ）同行。甘颇１９３５年刚报道了由 Ｌｏｕｄ

ｅｒｂａｃｋ于１９１５年采自荣县的恐龙化石。杨钟健１９３６年也对此文做了中文介

绍。与甘颇此次野外工作中的逸闻趣事杨钟健在 《晋蜀掘骨记》中有精彩记

述。比如有关恐龙发掘在当地引起的轰动，杨钟健记到： “不料在他们看来，

真正一种不可解的神秘。怎么以三位从来没有到过荣县的人，居然到荣县一

天，即便指定了西瓜山某地有龙骨，又居然一掘，即有许多骨头发现，岂非奇

而又奇？在他们大多数人心理中，必以为我们有盗宝之本领，而此宝又必十分

有价值……，这个 ‘龙’字，在他们竟视为中国古书上及传说上的 ‘龙’。龙

在一般传说上，为奇世之珍，今又得其骨，其宝贵可知。无怪乎地主钟先生，

视其地土中之产此，认为奇货，以为 ‘龙为国瑞’，乃来信有所要求……。信

中措辞甚和婉，大要不外要名 （作报告陈列须列其地主之名，并设法转请政

府褒扬），要利 （采掘之地需要作价赔偿）……。后来，把龙的价格格外抬的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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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些，指为中国雄飞世界之兆。恐龙果有如此功效，我很想竭一生精力发掘恐

龙。”这也难怪杨钟健在后来运 “龙”途中到处隐隐可闻 “打龙的走了！打宝

的走了！”，也被人询问 “荣县发现一条金龙的消息”。感慨道：“几块石骨头，

经十九天的辗转传闻，竟成了金的了。无怪乎顾颉刚先生对于历史的传说，有

深刻的怀疑。”

杨钟健关于荣县恐龙的研究发表于１９３９年，命名了荣县峨嵋龙。这一年，

杨钟健也首次报道了云南禄丰发现的恐龙。此时抗战已爆发，杨钟健的恐龙研

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痛苦但也不乏成果的阶段，直到解放后古脊椎

所的成立。

以上只是读杨老传记等书的点滴记录。从杨老早期学术生涯的这段历史不

难看出，古生物研究离不开化石的发现，没有袁复礼等人和１９２９年前十余年

间的野外工作基础，也不会有杨老对中国恐龙的研究。同时，杨老在回忆４０

岁以前对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时说道：“我只觉得自入大学以后，尤其是回国

就业以后，能不断与比我学历较优之人士在一起，实为我能日新又日新，不致

中途自满的一大原因。我之所以能在学术上稍有建树，实在应感谢这些先生

的”。杨老不但不曾忘记翁文灏，德日进，丁文江，步达生等前辈的帮助，也

常常忆及那些帮助过他的同事和普通人，特别是一起工作过的技工。如今，中

国恐龙的属种数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也许是杨老８０年前未曾想到的。

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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